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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大城池的烛火就行，它
照耀他们的甲胄和手里的矛枪，

让人在泼来的镪水一样狠毒、雨
点一样密集的箭镞中不畏不惧，
爬着滚着趴着猫着，一个饿虎扑
食冲上去，咬破仇敌的喉咙。他们
双手如铁爪，牙齿似钢刺，谁敢挨
上他算计他侵犯他，无论哪路野
种仙妖山魈，瞬间一命呜呼。

雨后实在舒爽。夏夜蚊虫和
小咬难以抵御，府中上下为了对
付这样的夜晚想出不少方法，最
终收效甚微，直到有人发明了艾
草火绳和野蒿膏。大药堂的女总
管平时无所不能，夏夜却未能讨
得大人欢心，他们不断挥手叫骂
驱赶虫豸。大人给大药堂颁令：必

得快快驱虫。女总管急得腮部肿
大，被蚊虫叮过，瘙痒难熬，整夜
不眠不休，与几个老医匠一起，熬
制出一种薄荷野蒿膏，抹在手上
颈上胯部肘下，虫豸避之不及。

舒莞屏因为大药堂送来的药
膏，不再受小虫折磨，趁雨后凉爽
加紧译制图谱。进展甚微，因为所

涉实在超出了他的智识。没有足
够的工具书，这是至大难题。他多
次想让小棉玉带他进入冷大人书
房，却难以启齿。战事缓解，雨后
清凉，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凌晨
时分，冷大人又能够与舒莞屏长
时间饮谈了。

这样的夜晚实在难得。他们
一起讨论图谱中某些棘手的译

法。冷大人总能在无路可寻处独
辟蹊径。“大人给予的，远远超出
了同文馆。”“若论习练西洋诸事，
那是个好地方。舒府大人为你择
此佳处，再好不过。”冷霖渡双唇
抿成一条线，看着他。

舒莞屏的思绪回到南国岁
月，眼前闪过那个金发蓝眼的亨

利。回忆这位年轻教习，让人时有
迷惑。这个夜晚，舒莞屏仍能记得
亨利发出的轻叹。

冷霖渡始料不及地提到了一

个人：“公子，我夜间会想起一个
人，就是待你如同父亲的吴院公。
这位老兄如来沙堡岛，又会怎样？

他也许有过那个打算！公子，他真
的到来，我们会成为朋友吗？”
“会的。你们一定会的。”他这

样回道，其实并未细想。“哦，公子
竟然这样自信。不过我倒要好好
想一想呢。我知道那是一个倔犟
之人，善于深藏私密。他有许多话

没有对你说，也再无机会对别人说
了。不过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
猜谜。”
“这个，大人，老院公从来不

曾瞒我什么。要说最亲的人，除了
父母大人，再就是他和奶娘了。
啊，我不知奶娘如今怎样。”他不
再说下去。冷霖渡的手按在胸部：

“那个舒铨是残害你们全家的毒
手。当有雪仇的一天。”“吴院公说
一切还要寻找，要有最后的证
据。”冷霖渡冷笑：“你们院公太书
呆子气了。世上有许多事原本是
无从对证的。”

舒莞屏站起，对方按他坐了。
“随便说说。还从战事说起吧。时

下看，不过是缓解，而非拆除了巨
雷引信。想想看，只要新军还在，
青州旗营还在，我们就是他们的
眼中钉肉中刺。”舒莞屏沉思，问：
“大人认为大战何时会来？”“说不
好。这要看革命党人在北方能否
立足，还要看我们是否坐以待

毙。”“我们当不会主动开战吧？”
冷大人答非所问：“这次实在过于

侥幸。大公想在前面，她是最有心
智的人。哦，我们扯得远了。”
“大人，大公太操劳了。”舒莞

屏这样说，看到对方鼻侧挂上了明
显的笑意。“公子这样牵挂，好极
了！大公东西奔走，大城池和行营
那边，每日多少大事。”“大公啊！”
冷霖渡直眼看他：“说到这里，我
倒有个提议，公子何不趁休战之日
出营？嗯？”

舒莞屏觉得他的目光呈微微
火色。“我去大营？”“嗯，那还太
早。”“我只想去大营。”冷霖渡摇
头：“日后自有安排。喏，夏天该去
浪荡岛吹吹海风。公子去了那里，
回来就是另一副模样了。”

舒莞屏未置可否。那个神秘
的岛屿只远远看过，见来往渡轮停

靠码头。不过登岛的事，他还没有
想过。“只是，我不知大公何时习
练洋语。许久未见大公了。”冷霖
渡马上说：“嗯，你可随时启程。”

舒莞屏去提调那儿，说了浪
荡岛之行。小棉玉一脸讶异：“去
浪荡岛？现在？”“是的。”小棉玉
看着屋角出神。出门时，她脚步迟

缓，一直将他送到路边：“到了那
里千万小心，我是说，保重自己！”

第十三章
一

从南岸看浪荡岛并不大，登

上去才知道它足够开阔，而且十分
秀美。它是东西长南北短的椭圆

形，树林集中于西部的小片沙原；
地势从西到东逐步抬高，最东部是
一片巉岩，并无植被，岩顶有一座

高耸的灰白色灯塔。一片海草屋搭
在中部，由乌黑的岛石筑墙，厚实
的草顶落下白色的鸥鸟，宛若童话
一般。所有街道都由黑石铺成，磨
得光亮，上面是遥不可测的时光之
痕。岛上全是渔民，没有大片可耕
地，只在房屋前后有几小块果蔬园

圃。这里的阳光比所有地方都充
足，海风缓缓吹拂。鸥鸟在近岸飞
翔捕食，累了就蹲向屋顶或岩石。
时值盛夏，岛上凉爽，街上只有稀
稀落落的人。所有人见到登岛者
都瞥几眼，远远躲开。街上很少见
到女人。扛橹的男人不知归来还是
出海，沿沙岸走着，不时抬头瞥瞥

四周。
研训营的人来码头迎接，领

头的是一位管带，热情烤人，脸上
是熟练的笑容。“大人辛苦！”“恭
候大人！”他躬身施礼，将人引向
一旁的厢车。舒莞屏一出码头就急
切地看着岛上景物，心生欢悦。他
甚至顾不上太多寒暄，只是饱赏岛

上美景。三个随员中除了憨儿陪大
公来过一次，其余二人皆首次登
岛。憨儿说那一次太过匆匆，大公
只在岛上巡视半天，多与将军叙
事，并未好好看过。舒莞屏想与四
人在岛上步行，请厢车返回。营管
婉拒：“大人有所不知，这岛子其

实大着哩，还是将车子留下，大人
可随时乘坐。” （未完待续）

安北斗从医院出来，又到县公安局、法院走了
一趟。虽然他们这些人把一个基层小公务员完全不

当一回事，连坐都没让一声，可他还是基本问清楚
了，这两天没有北斗镇的人来告状。他让招商专干
紧盯着县委大门，自己又到车站溜达好几次，还把
凡能找到的私人旅店，齐齐篦梳一遍。最后，在车站
背巷一个叫迎春楼的小旅馆找到了温的踪迹。初七
下午五点左右，温如风登记入住过。听胖乎乎的老
板娘讲，这人一住下，就问医院咋走。出去一个多小
时回来后，要了些开水，啃了半边锅盔馍，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大概五点多，急急呼呼退了房，应该是
去了车站。其余的就一概不知了。

难道这货又回北斗镇了？
他急忙把电话打回镇上，让去温家看看。附近

邻居说好几天都没见温的影子了。找花如屏问，她
还反咬一口，说还想问政府要人呢，把人打成这样，
连句话都没有。坏人又是拉客，又是放炮的，这是要

把人朝死里气是不？你给镇上说，温如风死了！
线索就中断了。
死，温如风是不大会死的。
安北斗仍然没有放松警惕，继续在满城搜寻。

直到南归雁从市里回到县上，他们研究了半天，才
觉得事情可能不妙，温如风不是到市上就是进省城
了。可地方那么大，怎么找去？南归雁给母亲守了三
天灵堂，已是疲惫不堪，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最后是

安北斗拿了主意：“南书记，咱们还是先回镇上吧。
你也好好休息几天，缓一缓，一旦有动静，我立马出
发。这样大海捞针不是个办法。”

南归雁也急着想回镇上开会。眼看上任三个月
了，都希望看到他的新思路、新作为。这次春节回市
上，在伺候母亲的同时，他也找一些能干人聊了聊，
就北斗镇的现状，勾画了一个基本蓝图，正想回来
大干一场呢，就说：“那咱回吧。北斗，你还得把心思

放在温如风身上。市上那边我给同事招呼一声，问

题不大。你准备进省城。北斗镇的任何发展，都要建
立在稳定基础上。有人在外面闹腾，就整得鸡犬不
宁的。不仅分神分心，而且还影响招商投资形象。我
们必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他们返回那天，不仅县城大雪纷飞，而且连几
十公里外的北斗镇也下得能见度不到两米远。天地
混沌一片，雪花也不知是从天庭倾覆人世间，还是
从地下飞扬重霄九，崇山峻岭顿然消失，万径沟壑

顷刻填满。雪住后，公路上的冰溜子足有上尺厚，弄
得好几天进省城的班车都来不了。

暴雪后的天空，纯净得就像湛蓝的画幕一样，
纤尘不染。安北斗叼空，又把观测仪架到了阳山冠
上。他是披着被子在那里观测的。尤其是正月十六
晚上，他甚至还观测到了一颗很小的行星，在金牛
座的位置忽隐忽现。他是有野心要在这无际星空找
到一颗属于自己发现的星体的。这大概也是许多天

文爱好者的平生意愿。就在他有些兴奋于这颗星体
的异动时，南归雁突然派人来喊他，说温在省城出
现了，闹得动静很大。

他回到镇政府院子时，南归雁把行李都收拾好
了，说话很激动，并且手都有些颤抖。吩咐安北斗跟
他一起连夜上县，明天一早到省城领人。

这次跟他们同行的还是何首魁，县局给老何下

了死命令：必须配合镇上去领人！老何把偏斗摩托
都发动了。

17 省城
温如风平生还是第一次进省城，没想到世事这

么大！客车把他拉到五一停车场，一下车就找不到
方向了。他到处问省委在哪儿，政府在哪儿，法院在
哪儿，这身穿戴打扮与神情，让被问的人都有些莫
名其妙，也就有点把他当神经病看待了。打问半天，
有人才大概指了一下：往城里走！他勉强摸进西城
门，又沿路打听，多是些生冷蹭倔、爱答不理的人，
气得他在心里老想发飙。乡下人问路，有时都能帮
着送出几里地。西京人咋是这神气，像是谁没打招

呼掰了他的馍，比吃了炸药都爆裂，开口就是你弄
的嘛，问省委，那都是你问的地方？有的还“快僻
僻僻死”，只能问出一肚子气来。因此，他就尽量少
问少打听。自己认得字，就在公交车站找，总算把那
些地方搞了个大概。然后决定先朝省委走。从镇上
情况看，书记比镇长管用。有时书记硬来，镇长吓得
屁都不敢放一个。县上也是书记比县长牛。省上自

不必说。他走前牛存犁就曾给他灌过药汤：弄就朝
大弄，弄小了 不顶。

温如风拐弯抹角来到省委大院门口，也看清了
那块高高大大的牌子，但已是晚上十点多了。路灯
昏黄，人烟稀少，只有穿军装的人，还笔挺地站在大
门口，是鸟都飞不进地严阵以待着。他朝当兵的跟
前凑了凑，大概还有四五米远，人家就让他止步了。
他也觉得这时不能再打扰，就准备就近找地方安歇

下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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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奶的时候不宜说话，乳房
裸露在外，说什么都别扭。初平阳
闭上眼，回忆那两只乳房，毫无疑
问，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之
一。五分钟的时候，他听见舒袖
说，平原，咱们换一边吃好不好？

十分钟的时候，他听见舒袖说，儿
子，你又睡着了？醒醒，我们不能
在叔叔家睡。
“困了就让他睡。”初平阳转

过身，舒袖正弯腰抱着平原，打算
把他晃醒，但小家伙睡得香甜，两
只胳膊放松地垂挂下来。“把他放
床上吧。”初平阳很想叫出孩子的

名字，可是到了嘴边又咽回去，有
种自己的儿子被别人生了的古怪
感觉。
“对不起，儿子昨晚被我搅得

也没睡好。”舒袖说，“那就睡在沙
发上吧，没带尿布，别尿了床。”她
转身将孩子放到沙发上，脱下外

套给他苫上。
初平阳从后面抱住她。他知

道自己不该伸手，他还是把手伸
出去了。哺乳服的扣子舒袖还没

来得及扣上，两只乳房从衣服的开
口处露出来，一大半都被初平阳握
在手里。舒袖在嗓子里叫了一声。

初平阳慢慢地把她翻转过来，看着
她躲闪的眼神，然后低下头含住了
乳房。舒袖听见身体里那台生锈
的马达重新发动了。“平阳，
别———别，别，这，样。”她的声音
如此不自信，她必须把眼睛闭紧
才能想象出一个完整的男人。这
个男人像儿子一样叼住了自己的

乳房。她把十指插进初平阳的短
发里，把他的脑袋往自己身体里
摁。她反方向地把自己拉成一张满
弓，想把自己射出去。我不该在这
里给孩子喂奶的。哪怕你觉得我不
要脸，我们再也没办法回到过去
了，可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这是

舒袖被放到床上之前想的最后一
个问题。她的头脑已经转不动了。

她被放在床上，但她不允许
他离开她哪怕一寸。她把他摁在
她的乳房上。吃吧。她说：“我经常
恍惚，以为吸吮我奶水的人是
你。”初平阳用手霸占着她的胸，
嘴放到她的脖子上，舒袖电击一

般抱住他的后背，“平阳，耳朵，”
她说，“我要你的耳朵。”初平阳把
耳朵送到她嘴边，被一口咬住。他
腾出两只手开始脱她的衣服。非常
好，天不凉，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
依然保持了良好的色泽和弹性。他
的手在所有裸露的地方慢慢走，所
到之处他都感到舒袖在抖，他也听

见了三年前她身体里熟悉的马达
声。脱她内裤的时候，舒袖说：
“门。门。”
初平阳起来关上门，插上。舒

袖已经把自己埋到了被子里，被子
拉过头顶。初平阳看着呈现出一
个女人体形的被子，站在床边把自

己脱光了，拉开被子一角钻了进
去。在被子撑起的黑暗世界里，舒
袖抱住他，她迅速升高的体温让初
平阳后背出了一层汗。他们沉默，

在黑暗中寻找对方的舌头和身
体，他们是两个劳作的人；直到他
的手触到了她湿润的两腿之间，

她才像缺氧的鱼一样把嘴伸出水
面，在被子外边张大嘴伸长脖子。
她说：
“啊。”
“你想到我里面来吗？”舒袖

一手端着初平阳的一只耳朵，把
他的脸捧起来。

初平阳看着她，细小的皱纹

已经出现在她三十岁的眼角。他
的右手拿起她的右手，放在他的
下身上，他说：“放它进去。”

三年了，他完全忘记了那种
神奇的做爱的感觉。他觉得进入
她体内的不只是他身体的一小部
分，而是他的整个人：从脑袋开

始，一种被拥抱、包裹和需要的紧
张与温暖逐渐覆盖他全身，随着
他进入越深，身体被覆盖得越多。
几乎是透明的覆盖。然后，他听见
自己身体里的马达也响起来。

他的耳朵一直在她嘴边。她
遵循一种节奏艰难地说话。她说，
平阳，我想你住在我身体里。她

说，我想吃了你，我想吃了你的耳
朵。她说，我想把你放在身体里带
到全世界去。初平阳想，这话应该
我来说，可是，如果我住在你的身
体里，我们该怎样才能到耶路撒
冷去呢。他们协调地动作，支离破
碎地思考和感受，像一对即将烟消

云散的亲爱的敌人。后来，他几乎
是咆哮了一声，结束了。他最后的

表情怎么看都像一个坏人。这是几
年前舒袖说的，不过舒袖接着又
说，我是多么喜欢这个坏人哪。

他们躺在一起，他想起来他
甚至都没来得及认真地看一看她
美妙的三角洲。他把手伸到她小
腹上，她抓住，带着他在丰饶的土
地上缓慢地行走。一条十厘米长

的疤痕。
“怎么回事？”

“生平原的时候，脐带绕颈，”
舒袖说，“挨了一刀。你不觉得，”
她看着他，“我已经是中年妇女了

吗？”
中年妇女，一个残酷的词。所

以她用了调侃的口气来说。他摸着
那道伤疤，一个生命的诞生。他又
兴奋起来。他把她的身体扳过来，
两个人面对面，他像回家一样长驱
直入。她的下巴抵住他的锁骨，那
个凹进去的空间还和过去一样适

合她的下巴。她胖了一点，而他瘦
了。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回初平阳
就说，这两个锁骨是为你生的。

也许还应该有第三次，但第
二次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一歪头看
见了躺在沙发上的平原。平原醒
了，正歪着脑袋睁大眼睛安静地看

他们俩。初平阳觉得那应该是自
己的儿子，他不该叫周平原，而该
叫初平原。他的动作慢下来。舒袖
睁开眼，问：
“怎么了，你？”
“没什么。”他回答。
重新快起来，但很快不得不

慢下来，他闭上眼也遏制不住自己

走神。这孩子有他自己的父亲，这
孩子一直看着他。这不是一个道
德和伦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干净
与肮脏的问题。初平阳不这么看。
这是一个单纯和复杂的问题。他
们这样重叠着运动，尽管他们身上
遮挡了一部分被子，他们的这种行

为对一个一岁孩子的单纯的眼睛
来说还是太过复杂了。假如平原

现在能思考，他也一定理解不了，
何况他根本没能力思考。他被迫
看见。而他，初平阳，将一个复杂
的世界强硬地推到了一双单纯无
辜的眼睛面前。初平阳觉得下身
的力量开始溃散，像一股烟丝丝缕
缕地飘出自己的身体；那东西在
软，带着愧疚和忏悔。这孩子在证

明，她不再是他的了。
（未完待续）


